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内务总长
朱启矜上书大总统袁世凯，申请对
各省重复县名进行改定，并附上

《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
理由清单》，山东有5县在此次调整
中更名或恢复原名。

民国初年，天下初定，但各省县
级地名重复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
当时全国各地县名重复者共有120多
个，因为影响政令通行和社会交往，
对其加以规范是十分必要的。此次
更名，遵循“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
新名从旧，仍还故称”的原则进行。

当时，直隶（今河北）、山东、吉
林、江西、浙江、贵州6省各有一“新
城”县，根据更名原则，直隶新城县
为唐太和六年（833年）析置，设置最
早，决定予以保留，其余五省则分别
改名。山东新城县始建于南宋绍定
元年（1228年），定名在直隶之后。在
这次调整中，因其境内有耏（音er）
水（又名乌河），故改为耏水县。数月
后，因“耏水”过于生僻，因其境内有
齐桓公戏马台遗址而更名为桓台
县，今县境西南部仍有新城镇。吉
林、江西、浙江、贵州的新城县分别
更名为扶余、黎川、新登（今为富
阳）、兴仁。1993年，河北新城县易名
为高碑店市后，原来6省重名的新城
县竟不复存在。

此外，当时山东和广东还各有
一海丰县。广东海丰县始置于东晋
末年，得以保存。山东海丰县原为西
周时期的无棣邑，后为隋开皇六年
(586年)析阳信县北部和饶安县东部
设置的无棣县。明朝时为避明成祖
朱棣之讳，该县更名为海丰县，本次
调整中恢复原名。今无棣县仍有唐
代海丰塔和海丰街道办事处。

山东和江西各有一乐安县。江
西乐安县始置于南宋绍兴十九年

（1149年）。山东乐安县古为西汉时设
置的广饶县，隋开皇三年（583年），
因千城县迁入而改名为千乘。后历
经变迁，金天眷元年（1138年），又改
千乘为乐安。因与江西乐安县重名，
此次调整被裁定设置在后，复名为
广饶县。其实当时的《存废理由清
单》对此计算有误，事实上是山东乐
安设置在先，比江西乐安早了11年，
按其更名原则，应该改名的是江西
乐安才对。果真如此，也许今天不复
有广饶之名了。如今的广饶县仍有
乐安公园和乐安街道办事处。

山东和浙江各有一宁海县。浙
江宁海县始置于西晋太康元年

（280年）。山东宁海县原为西汉初年
设置的东牟县，唐麟德二年（665
年），析文登县地置牟平县。金大定
年间属宁海州，明洪武年间撤销牟
平县，并入宁海州，民国二年（1913
年）又改为宁海县。因设置晚于浙
江，故此次复名为牟平县。1994年，
牟平县改为烟台市牟平区，今其境
内仍有宁海街道办事处。

此前一年的1913年，山东撤销
沂州府，其设置于清雍正十二年

（1734年）的附郭县（即在府治周围
设置的县）兰山县，原为西汉元封
五年(前106年)成立的临沂县，因与
甘肃省兰山道（道为民国时期设
立的介于省和县之间的行政单
位）重名，此次复名为临沂县。1994
年，县级临沂市撤销，又在其原辖
区内设置了兰山区。

流年似水，岁月沧桑，此次更
名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经过此次调
整，各省县名重复现象基本消失，
为行政管理和社会交往带来了方
便。改定后的县名大多沿用至今，
影响深远。

百年前的

一次重复县名调整

【阅案所得】

□张永红

都说军人应该拿枪，而这
名军人却拿起了拉犁的绳子。

对于他来说，眼前的荒地
就是战场。

说起这名军人，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山东根据地可谓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朱名
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
奠基人。2009年9月10日，朱瑞
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朱瑞曾是山东根据地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可这样的人物，
为什么要耕地呢？

原来，在抗日战争进入
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有些
人开始动摇，亲日派首领汪
精卫打着“曲线救国”的口
号，公然投敌，他手下的许多
国民党部队成为日寇的帮
凶。作为我党主要的敌后根
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自然
也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的眼中
钉、肉中刺。

为消灭山东抗日军民，日
本人及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
地沂蒙山区进行了空前残酷
的大扫荡，铁蹄所到之处，血
流成河，村镇为墟，几无生灵。

放眼全国，其他抗日根据
地也在遭受着敌人的肆意蹂
躏，一时间，我党处于非常困
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代
表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号召，在各根据地
开展大生产运动。共产党人相
信凭借自己的双手，一定会创
造出一个新天地。

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
1943年5月，朱瑞带着他的警卫
员一起来到山东分局驻地滨
海区三界首（今临沂市莒南
县）附近的一片生荒地上。

这时正值春播季节，全体
机关人员投入开荒种地。在地
头上，警卫班长徐洪德递给朱
瑞一把镢头，要他打地块，因
为这活儿轻快一些。

朱瑞并没有接镢头，他对
徐洪德说：“谢谢你的照顾，不
过这活儿你还是分给别人吧，
我要拉犁！”

徐洪德想，朱瑞不分黑白
地工作，已经够辛苦了，不应该
叫他担负繁重的劳动，就又提
出让他扶犁。朱瑞却说，扶犁是
技术活，他没有学过，不会干，
还是让他拉犁比较合适。

徐洪德知道朱瑞的脾气，
他说要干的事，很难说服他改

变主意，于是递给他一根绳子
和一条毛巾。朱瑞就把毛巾扎
在脖子上，拿起中间那条又
粗又长的绳子，放在肩上，两
个警卫员分别在朱瑞的两
边，摆成“人”字形，拉着边绳。
徐洪德以前在家种过地，这次
他负责扶犁，六个人管着一盘
犁，在这片高低不平的荒地上
来回翻起地来。

半个小时过去，朱瑞出汗
了，他回头看了大家一眼，见大
家都有点儿累，便对警卫员说：

“咱们唱着号子拉好不好？”
警卫员听后，互相看了一

眼，说道：“我们不会呀！”
朱瑞表示自己可以教他

们：“嗨一哟一呼”，警卫员随
声附和着：“嗨一哟一呼”。

朱瑞继续唱：“同志们，用
劲，把犁拉！”警卫员重复着：

“同志们，用劲，把犁拉”！“嗨

一哟一呼”“流血、流汗、为人
民！”“嗨哟哟嗨哟一嗨哟！”

“同志们，用劲，把犁拉！”……
呼号声越来越大，大家拉

犁的劲头也越来越足。这几个
人的欢快情绪，很快感染了整
个工地。一个钟头的时间，开
垦了足足有十亩地，朱瑞满意
地擦着汗，劝大家先休息一
下。此时，朱瑞才发现，自己的
衬衣已经磨坏了。

虽然很疲劳，但回家后
的朱瑞，精神依旧饱满。一进
屋就对他的爱人潘彩琴说：

“糟了，我的衬衣恐怕彻底报
销了！”

潘彩琴眼光朝他身上一
扫，果然见他的衬衣被绳子磨
碎了。朱瑞问：“还能不能补？”
潘彩琴说：“布都糟了，不能补
了！”“不能补就算了！反正夏
天就要来了。”“我可以给你做
件新的！”“做新的，哪有布？”
朱瑞感到很惊讶。潘彩琴往床
上一指说：“就用它！”

朱瑞自从和潘彩琴结婚
以来，还不知道她会做针线活
的手艺，今天见她说得那么自
信有把握，将信将疑。潘彩琴
却利索地说：“正好床单刚洗
过，我这就给你做。”

说罢，拿起剪刀与尺子便
裁了起来。朱瑞看着她熟练的
动作，不由得夸了一句：“你还
真行啊！”

潘彩琴知道朱瑞没有衣
服可以换，怕他着凉，影响身
体健康，便连夜为他赶制衬
衣，第二天，朱瑞果然穿上了
新衬衣。

在沂蒙山区，曾流传着
很多关于朱瑞战斗、工作和
生活的动人事迹。而这一则

“我要拉犁”的故事，至今仍被
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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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山县城出城三公
里，便到了柏山，它夹在省道
薛微和郯薛公路之间，海拔
不过百米多高。沛县是“大风
歌”者刘邦故里，而柏山以柏
树多而得名，山的西南坡曾
有两株千年“巨柏”，后在修
桥时被砍伐。

据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
迁《北游录》中记载:“夏镇南
见山三。镇久不雨。市人大
雩。断屠宰。十五里滕县界。
其东白山颇峻。巅有玉皇阁。
稍下真武庙。”这是谈迁从京
城沿老运河返回江南途经夏
镇的一段实录，文中“白山”
即柏山，“真武庙”又是人们
常说的玄武庙或玄帝庙。

前殿设有三间善门，俗
称山门，东西两间各塑山、
火、风、土等彩色神位。穿过
中间过道，只见大殿正中端
坐着上古传说五帝之一的玄
帝，左右站立侍卫。奇怪的
是，右边侍立者是玄帝的舅
舅。按当地老人的说法，玄帝
小时候聪颖，只是顽皮不驯，
舅舅很是看不惯，就说，“如
果你能称帝成神，我甘愿给
你站班！”谁知舅舅的话竟然
一语成谶。要知道玄帝姬颛
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从
小识文写字，十五岁辅佐少
昊，二十多岁称帝。所以他金
锁甲冑，脚踩龟蛇二物，双目
圆睁，一手扶膝一手指向前

方；他身旁的舅舅竟气得“按
剑斜眄”！

善门前用青石铺成十三
层台阶。关于这寺庙住持、道
士，也有个传说。话说某年有
个道人来到沛县，行善守诚，
医德乡里。沛人问起道家姓
啥名谁？家住何处？道人捋着
胡须慢慢说:“你们回家看看
院子里的水缸，便知我姓啥
名谁啦！”大家分头寻个终
究，却看到缸里竟然倒映出
柏山的“槐抱榆”来。翌年春
日，确有沛人感恩谢德来到
柏山，他不光烧香叩头，还要
找道人“槐抱榆”。

查阅《滕县志》得知，明
初柏山隶滕时，属滕县八乡

之一。山北有静静的古薛河
流经，山南有闻名遐迩的京
杭大运河及辽阔的湖面；山
西的脚下，原来有座清朝中
期鲁南最大的贞节牌坊，从
流落他处的一柱碑联，可窥
见封建社会对女性贞操观的
赞美:“居近柏山松筠有节钟
双秀；辉增梓里荣褒双节荷
旌扬。”

后来，因纪念1945年勇
炸敌营的“津浦前线第一名
爆破英雄”陈金河，地方政府
将柏山改为“金河山”。后来，
空军在这巍巍青山的掩映中
布防了一个雷达连，日夜守卫
着祖国人民的领空，只可惜雷
达站于1987年拆走。

我的影集里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放了四十多年了，是我拍的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0年的秋天，母亲收拾完所有的农活，带我和二哥去看望远在莱

阳已当兵两年的大哥。那年我才五岁，听母亲说，要坐火车去，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火
车”，我只在小人书上见过，是个像长龙的东西。临行前的几个晚上，我都在做梦，梦见
火车启动了，我还没上去，梦见在部队的哥哥给了我只驳壳枪……

见了火车，坐了火车，我的心里满满的兴奋。部队的驳壳枪是没有的，只不过看到
了军人手中的冲锋枪，但只要见了，就有了在小伙伴中炫耀的资本。

一天吃过早饭，哥带我们去“工农兵照相馆”照相。走进照相馆，照相师傅刚开启那明
晃晃的镁光灯，我不知怎的，好像经受了刺激的骡马，只觉得这是一处魔魇之地，号哭、挣
脱，跑出门外。母亲和哥都被我的反常弄愣了。好说歹说，我就是不去照相，在我幼小的心
里，坐火车的那种兴奋被眼前的一幕冲刷得荡然无存。最后哥没有什么良策能够说服
我的幼稚，还是采取了“贿赂”的办法，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几个胡萝卜给我，我这才
含着委屈的泪水站在母亲和哥哥们的前面。我就这样留下了生平第一张照片：手拿胡萝卜、眼里含着泪花、一张委屈的的面孔。

母亲把照片挂在堂屋的正中，岁月流转，春秋交替，很多来过我家的亲朋好友，看到这张照片上的我，先是惊讶，后是是发笑。其实
当时的我除了因为年幼胆小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的贫乏。家里用的是煤油灯，电灯、镁光灯这些新生事物从未见过，，突然出现在眼
前，真有些蜀犬吠日的状态。

第一次照相

【老照片】

□冯天军

【行走齐鲁】
□山歌 千年柏山

朱朱瑞瑞：：拉拉犁犁垦垦荒荒的的
炮炮兵兵奠奠基基人人

□本报记者 朱文龙 通讯员 朱洪涛

青未了·人文齐鲁A14
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


	A14-PDF 版面

